
荀子的思想是复杂的，他维护儒家传统，但
其政治思想中突出强调了孔子的“礼学”，颇有
向法家转变的趋势。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
他否认“性善论”而宣扬“性恶论”。性恶论主张
后天的努力可以改变先天，这种思想转变使儒
家哲学具有“落地”的可操作性。

韩非从学荀子，他的思想比荀子更为复
杂。他既有儒家礼学思想，又有法家法制思想，
还有老子道家思想，但都经过了他的转化吸收，
实用性、可操作性贯穿融汇他的三种思想，这也
是法家思想终于成为秦帝国中央集权的封建国
家的理论基础之原因。

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韩非说了一
个故事：秦伯嫁女时，把侍妾打扮得非常漂亮，
结果晋国人重侍妾而不重公主；楚国人卖珍
珠，却把盒子装饰得很漂亮，结果买主只要盒
子不要珍珠。以此现象，韩非得出一个结论：
秦伯善于嫁侍妾而不善于嫁女，楚国人善于卖
盒子而不善于卖珍珠。

是的，这是成语“买椟还珠”的来源，但是
可以看出意思似乎与词典上的解释大不相
同。这些词典上解释的是：比喻舍本逐末、取
舍失当。而韩非实际要表达的是下面的意
思：“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
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
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
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
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意思是说，人
们会因为学者文辞的美好，而忘了他思想
的实用性。他主张的是：文要通达朴素就
好 ，勿 以 文 害 用 。 文 能 表 达 思 想 就 够 了 ，
不 需 要 华 丽 ，就 像 秦 伯 嫁 女 ，需 要 打 扮 的
是 女 儿 而 非 侍 妾 ；楚 国 人 卖 珍 珠 ，不 需 要
装饰盒子。

重点在这里：他讽喻的是秦伯和卖珍珠的

人，而不是晋国人和买盒子的人。他所要表达
的不是买家的舍本逐末，而是在实用性的大前
提下，思想的表达工具——文字，也必须具有实
用性：简省，别玩虚的、华而不实的。

这种思想表现出儒家与法家的不同，也显
示出荀子与前代儒家的不同。孔子思想中的

“仁”“礼”等诸多思想，是带有高蹈的务虚意味
的，他崇尚“君子不器”，君子不能成为某一方面
的人才，而应该悟天道，唯有无形的虚才能成就
万事万物的实，才能落实到修齐治平。

天道冥冥，悟道也难；道德难持，一念之
间。而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提出学习可以助人
悟道，可以改变后天，这是提供了具体的方
法。性恶论更成为法家立论之基础，为使人向
善，“明礼义以化之”，这是儒家思想；“重刑罚
以禁之”，这是法家滥觞，刑罚具体到规章细
则，这是不折不扣的“器”了。

商鞅死于自己的法制，始皇帝奉行法家观
点，二世而没。但商鞅死而法存，大秦灭而制
度在，后世的帝国，其实奉行的是法家与儒家
并用的方式，这是一个
象征：能够平衡的，一定
是实与虚的共舞。

孔子云：“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
志？言之无文，行而不

远。”言语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文字是用来完备
语言的。不说出来，谁知道你的思想呢？而说
得没有文采，哪里能流传很远呢？这个“很远”，
是地域上的，也是时间上的。

实与虚，文与用，盒子与珍珠，其实是可
以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的，用一个破旧的盒
子来盛放价值连城的珍珠，难道就一定能彰
显珍珠的贵重吗，就不会有人买椟还珠了
吗？能否卖掉还是个问题。形象生动、文采
斐然的说辞，难道就会掩盖它思想的光芒
吗？我看不然，韩非本人的著作，不就是文质
相称的典范吗？

形式与内容，实与虚的相称，就像美好的食
器与美好的食物相得益彰。玉碗盛来琥珀光，
如果是脏兮兮的破碗呢？

买 椟 还 珠 析 疑
●董改正

望里无垠烟霭生，丹青入画总含情。
云牵细雨千葩绽，柳舞清风百鸟鸣。
霸水连波歌雅曲，泉山叠翠咏新声。
乌兰察布何言远，弹指京西一步行。

中国草原避暑之都
●霍跃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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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父亲是个诗人
长年累月都在写诗
他对这本诗集涂涂改改
一辈子就写这本诗
手中的锄、镰是笔
广袤的田野是纸
蘸着夏雨冬雪的墨水
书写出一行行浓墨重彩的诗
绵延的麦垄是长诗
点点土豆是短诗
燕麦是营养诗
油菜籽是打油诗

春种是诗的破折号
夏锄是诗的逗号
秋收是诗的着重号
冬储才是诗的句号
父亲是个诗人
他写的诗
有长有短、有雅有俗
或明朗，或内涵
我吃的每一口饭
都是他诗中辛劳的回馈
我穿的每一件衣
是他诗中最暖心的韵脚

农 人 父 亲
●鲍永福

春风吹开你娇羞的容颜
阳光轻吻你嫣红的笑脸
你像天边飘来的一片云霞
晕染了寂静的山野
你又像胭脂万点
点缀温柔诗意的春天
一抹淡粉
阵阵清香
醉了四月
醉了人间
关不住的春色
绽放着千姿百媚的笑靥
藏不住的情怀
婀娜出神韵翩翩的缠绵
心底蕴藏的希望
岁月走过了季节
把春日呈上的粉霞
化作金秋硕果累累的甜香

杏 花
●刘美丽

垂榆，是我来到北方一座边陲小镇之后认
识的。起初我误认为它是我在异乡的旧相
知。因为不管是它身材的高低、容颜的肥瘦以
及浑圆的叶、盘桓的枝……所有这些样子，极
像我在故乡常常见过的龙爪槐，于是我便在心
里默认它就是龙爪槐，或是一种变了样子的存
在，是我在陌生的异地、不知何世何时遗落的
熟知。

“这里的龙爪槐怎么都长成这样？”
“这不是龙爪槐，这是我们北方的一种树，

叫垂榆！”
我便惊异了，有垂柳、垂杨，怎么还有垂

榆？朋友耐心地说：“榆是榆树的榆，垂是垂柳
的垂，它是一种垂柳和榆树的嫁接品种。”

“哦？！”我发出感叹，不再追根问底。
蹊跷，真是一个蹊跷。我不由得便想起一

句没有来头的打油诗——河边小杨柳，潇洒又
风流。这被嫁接过来的垂榆就没有了那种韵
致，只留下饱经风霜后的沟壑。榆树，我是知
道的。我的祖母常常讲榆树长大以后便可以
用来做房子，不是做椽子，而是做梁柁，因此我
们把它叫做“榆梁”。榆梁者，余粮也，这是农
民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或是在饥荒时期受了榆
树钱、榆树皮、榆树枝救命惠泽之后的感恩吧！

多么美好的东西，此刻在我的记忆里却
消失了。当我走近这垂榆并端详它的时候，
我发现那榆树叶的影子仿佛是在的，只是，那
榆树钱是没有的——我知道这树不是供人食
用的。这垂榆的样子已经不再是垂柳的婀娜
与旖旎，而是布满枝头的“意大利面”，并且是
狂暴起来的样子。垂榆大概是太瘦的缘故，
那贫瘠哭诉的样子，丑得很，全然不是我的相

识相知。
我要在这小镇上停留三年，这是极其漫长

的一段时间。“天下风流无绿杨，一春生意别离
乡”，且慢慢消磨这北方的陌生吧。我在孤独
和劳累的时候总是会想起它，我常常莫名其妙
地自言自语：垂榆就垂榆吧，我终于弄明白它
是一个陌生的东西，而不是我熟知的龙爪槐。
然而，挥之不去的依然是熟知的旧影：龙爪槐
的确是非常可爱的，它的张牙舞爪，它的千奇
百怪，它的妙趣横生，它的肆无忌惮，它的标新
立异……哦，这与龙有关的意象，便生出这许
多的神秘和高贵。那是在我们家门口，在大路
旁，一直排列过去，静默、安然、坦荡，那种自然
的生长，给人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细腻茁壮而
又清新秀雅、灵活多变的感觉。特别是那黑压
压的树皮极威严似的，你又不可任意地去亵渎
它，去玩耍它。虽则只在于欣赏，仍不失心灵
的敬畏——这便是龙爪槐，当然不是这种叫做
垂榆的树。

陌生，便生出好奇。我又常常去找这陌生
的垂榆。这垂榆却不是长在大路旁或是门口
的，它往往是长在园子里，长在公园的一侧。
夏天来的时候，我便明白了这垂榆的妙处。它
张开树冠像伞盖，下面的躺椅上坐满了老夫和
老妇，他们谈着邻里们的婚丧嫁娶，便生出张
家长李家短的议论，最多的还是关于自己儿女
们的家事，有笑声、有怨声，但既然是能拿得出
门的话语，便往往是可以分享的快乐！市民们
享受着树荫的恩赐，这边多了些，那边少了些，
但更多的是老年的从容和夕阳的美好！在这
边陲小镇，市民们与这些垂榆朝夕相处，正像
列御寇说的“怡然自得”。

垂榆，我惊奇于它树冠的形状。它完全不
是榆树那种至上、参天的样子，而是总向着一个
方向，一个大致水平的方向，就好像风吹起的头
发，像一缕少女的头发，像是打了发胶，准确地
说像一尊雕塑，那头发是悬空的，飘在后脑
勺——当然是有风的样子，飘起来，面容肯定
是向前的啦！这种造型，使我有几分相识的感
觉。有了这种感觉，我突然发现它似乎不再是
我心中那么简单的少女。我走近它，去琢磨
它。我终于还是从龙爪槐上得到了灵感：是啊，
一个陌生的熟知，一个熟知的陌生啊！因为，想
到龙，另一个意象便一下子跃进了我的脑海
——“凤”，是的，凤凰的凤。你看它那样子不正
像一只立在台阶之上的凤凰吗？那头发，便是
那凤凰的尾巴；那昂首向前的面容不就是凤凰
的容颜吗？是的！是的！反正我是这样认为
的。这便有了去认识它的突破口，再仔细看那
榆树的叶子，突然感觉到比那槐树的叶子多了
一份异样：那一片片叶子不再是肥厚的那一片片叶子不再是肥厚的，，而是而是
轻盈的轻盈的，，像丝做的像丝做的，，毛茸茸的毛茸茸的；；椭圆形不再是橄椭圆形不再是橄
榄的样子榄的样子，，而是像一颗心密密地而是像一颗心密密地、、有序地重叠有序地重叠
着着，，从头一直到尾尖从头一直到尾尖，，嗯嗯，，这不就是凤凰尾翼上这不就是凤凰尾翼上
一朵一朵的纹络吗一朵一朵的纹络吗？？太棒了太棒了，，原来这垂榆原来这垂榆，，我我
还可以叫它凤凰树还可以叫它凤凰树，，嗯嗯，，就叫它凤凰树就叫它凤凰树！！

可是可是，，冬天还是到了冬天还是到了，，风沙开始打乱这树风沙开始打乱这树
上所有的枝叶上所有的枝叶。。农历的十月一后农历的十月一后，，它还是露出它还是露出
了它那骨瘦如柴的形体了它那骨瘦如柴的形体，，又恢复到我初见它时又恢复到我初见它时
的样子的样子：：没有了柳没有了柳，，也没有了榆的样子也没有了榆的样子，，就像一就像一
个用铁丝拧成的一副恐龙骨架个用铁丝拧成的一副恐龙骨架，，一切的颜色一切的颜色、、
一切的恩赐都散落在这强劲的北风里一切的恩赐都散落在这强劲的北风里。。这倒这倒
是开阔了我的视野是开阔了我的视野，，我发现小镇上的垂榆虽有我发现小镇上的垂榆虽有
独处而生的独处而生的，，但更多还是抱团而生但更多还是抱团而生，，三五成堆三五成堆，，

片片成林。
风，对于这座边陲小镇，成了造物的圣

帝，一切事物在它面前都要退避三舍，都显
得微不足道。风，一遍一遍地过滤着造物主
留下的生气，当垂榆的所有“羽毛”都褪尽的
时候，它就露出那赤裸裸的枝干，光秃秃的，
变成了一只只凶恶的秃鹫，在恶劣的环境里
准备随时发出突然袭击，与这狂躁的北风争
得一片腐烂、僵硬的动物尸体。霜来了，细
细的枝条相互交错着，似乎有序地织成了一
张网，看上去像镀了银的铁。说它是铁，那
是因为在寒冷的冬天里，我多少次走近它，
当我踉跄着被风裹挟着将要摔倒的时候，它
却一丝不动，依然还是那尊雕塑。当然，它
对我既没有嘲笑，也没有怜悯，既不是青睐，
也不是多疑——它是安静的。

我看到了它那被掩盖下的柳树的形状我看到了它那被掩盖下的柳树的形状，，
啊啊！！那还是柳树吗那还是柳树吗？？““羌笛何须怨杨柳羌笛何须怨杨柳””，，我不我不
知道知道，，这大漠的诗人为何如此悲情这大漠的诗人为何如此悲情？？当然也不当然也不
会生出会生出““杨柳岸晓风残月杨柳岸晓风残月””般的温情般的温情。。因为因为，，你你
完全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完全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在笔直的树干在笔直的树干
和坚挺的树头之间是一段和坚挺的树头之间是一段““嫁接嫁接””的地方的地方，，那是那是
一个莫大的奇迹一个莫大的奇迹，，奇迹处奇迹处，，便是龙爪槐全部的便是龙爪槐全部的
精神所在精神所在，，也是这垂榆真正的力量所在也是这垂榆真正的力量所在。。我不我不
知道它是园丁有意为之知道它是园丁有意为之，，还是来自还是来自它天性的挣它天性的挣
扎扎？？我不知道那是痛苦我不知道那是痛苦，，还是欢乐还是欢乐？？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那是成长那是成长，，还是堕落还是堕落？？我不知道那到底是柳我不知道那到底是柳
树树，，还是榆树还是榆树？？它完全演化成了龙的形状它完全演化成了龙的形状，，虬虬
曲盘旋曲盘旋，，升腾如烟升腾如烟；；那绝不是纤细的枝条那绝不是纤细的枝条，，而是而是
粗壮的大干粗壮的大干，，竟然能够如此婉转而又遒劲有竟然能够如此婉转而又遒劲有
力力，，竟然能够柔软如水竟然能够柔软如水，，还能够强劲如铁还能够强劲如铁。。它它
的姿态的姿态，，它的风骨它的风骨，，这是我见过的龙爪槐全然这是我见过的龙爪槐全然

没有的部分——然而，这一切在我对它陌生的
时候全被掩盖了！

太神奇了！笔直的干又有多情的枝，既有
丹凤朝阳的姿态，又有飞龙在天的力量，这是
一种什么样的树啊？它能叫垂榆吗？它应该
叫仰榆，俯仰天地的仰；它应该叫昂榆，昂首天
外的昂！

我有些激动了，我暗笑自己轻狂。如果一
切都是这样直白，大自然的天道和神秘又会藏
在哪里呢？在榆树和柳树之间，让我们找到这
种亚种，这是大自然的选择，也是人的智慧，更
是心灵的需要。不然，它何以生存？在祖国的
北疆，隐藏在这座边陲小镇上，那么美丽的形
体里竟然还有如此的骨血，它的美丽看得见，
它的风骨也是掩饰不住的——真有意思，它会
留下后代吗？

今年的春天又到了今年的春天又到了。。它依然按照它的规它依然按照它的规
矩来度过这一年四季周而复始的时光矩来度过这一年四季周而复始的时光，，可谁又可谁又
不是呢不是呢？？就在这年轮一圈圈加密的时候就在这年轮一圈圈加密的时候，，我不我不
知道一圈和一圈之间更主要的是时间还是空知道一圈和一圈之间更主要的是时间还是空
间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在这时间和空间里在这时间和空间里，，垂榆是垂榆是
否知道它又多了一位知它懂它的朋友否知道它又多了一位知它懂它的朋友！！

北方的树种本来是很少的北方的树种本来是很少的，，最普遍的大概最普遍的大概
就是人们常说的白杨树就是人们常说的白杨树，，指的也许就是满院子指的也许就是满院子
的新疆杨吧的新疆杨吧，，往往要落叶过冬往往要落叶过冬。。还有就是在严还有就是在严
寒地带里也能够生长的松柏寒地带里也能够生长的松柏，，这是北方极常见这是北方极常见
的耐寒树的耐寒树，，我所见的往往是不落叶的我所见的往往是不落叶的。。这是一这是一
个非常有意思的组合个非常有意思的组合：：白杨树落叶而昂扬白杨树落叶而昂扬，，松松
柏不落叶而矜持柏不落叶而矜持，，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情感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情感
无比丰富的垂榆无比丰富的垂榆。。

““始知造物有全功始知造物有全功””。。昔日他乡陌生的昔日他乡陌生的，，如如
今却是我故乡的旧知今却是我故乡的旧知！！

陌 生 的 垂 榆
●朱思克


